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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b在十四五岁的时候住在类似龙宫岛的宁静祥和的小岛上，快乐无忧。某一天他和小伙伴在古老又
巨大的树下玩，不知怎的就拿到一个收音机，里面传出一声微弱的あなたにそこいますか？
小伙伴们都惊呆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虽然大家好像都看过科幻作品，但也搞不清楚对方是叶文
洁anti还是festum。这时b勇当先锋，扯过来就大喊一声：不在！！！然后把它摔烂。
当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过了几天小孩子就听说外面突然空降一个飞行员，都跑过去看。原来是个好像刚成年的伞兵，他一
看见b就对他大骂：就是你！然后转头对着岛上的大人：就是他！
b就毫无理由地从舒服温暖的家里被捉进岛上的小禁闭室，跟这个年轻飞行员a互相关在隔壁。两个
人经常隔着换气窗对骂，骂得妇孺皆知。
b的理由是，都说不要来了你还来，你也不纳税，岛上养活你容易吗？（小大人声线）a的理由是，
那你直接装作没听见就好了，干嘛还要回答不在，以为我定位不到经纬度吗？b左支右绌，只好以
家里暖和禁闭室特别冷大哭大闹。
吵得最凶的一次，b就烦了，直接就说了：你太天真了，你以为你想求救，谁就会来救你吗！大家
都困难，管好你自己！你反正都能接通了，总归是能定位到的吧？对方就彻底没话说了。

b一开始不知道，后来知道其实禁闭室里的饭菜是特制的，似乎给他那份里下了一点安眠药。有次
他就心血来潮，大人们瞒着什么事情不告诉我，我偏要听听！就饿着肚子没怎么吃。但是还是睡着
了。半夜却渐渐被隔壁吵醒，他心想果然是有什么秘密，幸亏没怎么吃，表扬了一下自己的自制力
。
但是隔壁却只有a的声音。a情绪非常激动，连喊了好几声什么儿童保全设施，什么国家层面的背叛
，最后诅咒了他们的信仰。b本身也没怎么特别忠诚信仰，就听得无聊，睡着了。
一觉睡到中午，大人们告诉他可以出来了，但是鉴于小孩子被关押在禁闭室里这么长时间，有必要
对他进行心理辅导。b生平第一次见到私人军事飞机和除岛以外的其他地方。他心里是很偷着乐的
，毕竟其实他觉得自己头脑灵光，而且有在私下研究电磁，未来一定是大有可为的优秀人才，远离
没什么见识的岛上和岛民，意味着拓宽了未来之路！
坐飞机上他问他妈：那个a呢？
声音不大，他妈却很紧张，赶紧捂住了他的嘴：跟你一样转到其他岛上去了。
很客气地坐在飞机另一边的伯伯就说了：放心，他跟你转去的不是同一个岛。

过了很多年，b意识到自己只是在延续岛上禁闭室的生活。与禁闭室里那种潮湿又连着外面的小镇
的感觉，这里的禁闭室就像最自然最乌托邦的环境。什么都有，但是无论在哪个设施里的哪张床上
睁开眼睛，天花板永远是纯白的。但是其他哪里的天花板也是白的啊。或者说天花板本来就是白的
。
b在这很多年里渐渐搞懂多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人类早就已经已经进化到了可以向其他星球移
民的程度，但是由于宇宙移民不停地打仗。最最远的移民卫星因为遭遇太阳风暴消失了，而a是他们
的智慧集合体。假如那个时候b回答了a，那必然导致a所在星球对b所在星球的智力渗透，但是b星
球的科技必然也会发展，大家至少不必打那么多次。为了这好像事关重大又虚无缥缈的可能性，b
无偿捐献了自己人生大部分时光。

b在病床上时还是想着这件改变他一生的事情：无限的求救和有限的拒绝。在古树下的那一刻，就
是无限和有限的交汇点。正在这么想的时候，他脑海里突然有一个声音：你后悔吗？b很确信自己
身上没有装任何机械设备，当然这是疗养机构跟他说的。
b警觉起来：今天是不是我人生的最后一天了？
a说：没错。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只是想来听听你到最后一刻有没有忏悔过。
b：你还是老样子。只要有人对你视而不见，就觉得全是别人的错。
a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明明知道自己是电磁通讯天才。不然为什么只有你第一个发现信号，又第一
个把它掐灭。你想把这件事作为你名扬的基础吧，但是你选错对象了。
b：但是我现在，可以说是有点理解你了。那就这样吧，老头子就这样死掉也好。
那边就没声音了。护士进来的时候发现去世的b头转向了窗外。



2 CD（双性转） C=久世 D=合田

CD（性转）
我不是很熟悉这个题材所以基本知识错了请指出！！（那你为什么还写
而且感觉还没成型…

c被特招进偶像公司，因为大家都说c被公司极密高层相中，必然是百世难遇的偶像奇才。
虽然是偶像公司，但c惊世骇俗，开宗明义：我的目标是摇滚偶像。如果公司想把我往其他方向塑造
，我不会同意。
卖身契都签了还这么狂妄，大家都确认了后面肯定有谁撑腰。c不负众望，什么榜都是第一（我真的
不知道有什么榜），总之就是新奇，电波，颠覆性地，而且雅俗共赏。但并不属于那种魔性天女，
从台风到歌词都透露着清正之气。但是还是能把人蛊住，确实是天之骄子。
采访会时记者就问了：请问你觉得你会超越户川纯吗？（仅是举例！没有冒犯的意思）
c好像在凝视某一点地说：我眼里没有户川纯。台下可谓一片大乱，但是是电视台采访，所以没有大
乱，只是小乱。c永远是这样的目光，别人批评她的时候说她好像就没有在找镜头，讨厌她的评论家
分析说，这是因为她轻视镜头，轻视镜头，意味着轻视观众。
c好像突然就收回来了，就好像之前一切都在出神一样，她目光坚定地说：我不是说我要超越户川女
士，也不是轻视她。大家会觉得偶像，这个业界，或者说音乐，是永无止境的树林，不管往前走多
少路，总归有一棵树拦在前面。我看到的不是树林，是海。户川女士是海浪。然而户川女士也好我
也罢，所有的人都是水滴。
记者不敢问了。

当晚就大炎上，公司高层很紧急，之前一直塑造的有自己看法的偶像人设是不是太过火了，赶紧请
示可以说是c的制作人的绝密高层，d。这个人设是d力排众议通过的。d是业界非常老资格的制作人
，每捧必火，因为某些原因雪藏在这家公司里，平时用化名。虽然d没有很多股份，但是每开高层
会议d必然以笔电出席。据说d一开始似乎想塑造完全按自己路线走的偶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d
后来居然顺着c的意思随她自己做。有人说c和d之间有百合之情，但是其实c和d从未见过，连信息
邮箱之类都是代人传达。
在大会上d要求把c的发言打印下来，因为d甚至没听c的采访会。听完之后只评价了三个字：妄想狂
。
过了三天，d要求把c永远封杀。
永远封杀，怎么可能呢？但是d从此就从公司离开，公司也因为奇怪的每况愈下开除了c。从此之后
再未有人听过c和d的名字。



【葵濑良】荷叶上的世界

*不好意思想象不出sac的高科技？？我按我贫瘠的想象写了，不好意思！

1992年，濑良野从学校逃学出来上网。在网咖里，他刚取回ID卡，打开座位上的电脑。突然一阵叮
叮哐哐之声，警车来了。第一反应是逃犯躲到网咖，被人捉住。濑良野吓得躲到不很高大的电脑后
面，要把自己缩进大衣。两边的顾客隔得距离甚远，这样也能交头接耳，说明了一些前现代人之间
的关切。网上邻居说，这是一个经常来这里上网的人，因为上网时间太长，就这样坐化。被警车拉
走了。不应该是救护车吗？濑良野心想。
他酣畅淋漓地上了一天加半夜的网，心情舒畅，块垒尽消。临走时吧台的人正好换班，网管站起来
，打了一个哈欠，拿起台上的棒球帽，“这是谁的？”他戏法般举着帽子转了一圈，大家都在上网
，没空理他。“你的？”男人把帽子递过来。濑良野本想说：“不是。”但他只是摇了摇头。他觉
得这应该是中途被拉走的网瘾患者的，这上面有网瘾病毒，他不能要。网管为了方便，把帽子往他
怀里一塞，便站起身开始整理泡面碗。濑良野是一个不能出声的未成年人，他走出网咖五百米，才
找到一个垃圾桶，得以把不需要的帽子扔进去。

濑良野在毕业后，逐渐不来网咖上网。他在家里有台式电脑。只有在搜一些不太能在家里看的东西
的时候，他才会再去网咖。推开门，这里比之前萧条了很多。他默然地心想，脑接口马上要推广，
这里最后只能容纳一些没有资格做脑接口的人。他闻到了不存在的老人臭。现在他可以合法、合理
地上网，即使他已不在意。
“你有没有想过’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又来了，这个弹窗。看起来像是信教的广告，濑良野毫不犹豫点击删除。但这可能是一种新型的广
告，他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点叉的地方在哪里。无视他恢复正常页面的努力，耳机中传来了一声
失真的电子音：“哦！我知道你。”
濑良野环顾四周，所有人都坐得很远，像彼此不搭界的电线杆。他把耳机脱了放在一边，刚想叫住
新来的吧台小妹，那边好像能了解他的一举一动似的，屏幕突然变成全黑，上面开始出现一行光标
。
濑良野眼疾手快地敲下：“黑客帝国cos？”
“哪有。”回得很快。
“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
“真的吧。”
“没有红蓝药丸？”
“没跟你说这。”看这语气，好像年龄和他差不多。濑良野感觉自己只是误入了大学生电脑社团投
放的社会漂流瓶，他说：“行行好，把我页面恢复吧。我有挺重要的事情要和朋友谈。”
“这样呀。没事，有空再联系。”

这样一空，就又是几年过去了。他在工作灵感枯竭之余，又在网上偶遇了一模一样的弹窗。还是问
你觉得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濑良野工作的内容主要是往别人眼睛里塞电子设备，看到底是怎么一
回事，这句话似乎能启发人的深思，做成新的广告。这么多年了，这个弹窗一直在他记忆深处，他
缺少打开的契机。他就在工作电脑上正大光明地打开了，问：“你说你认识我，你到底是谁？”他
打下来才发现有点后悔，因为这本质上是一种试探，如果可以，还有希望进行一些商业合作。现在
看起来只是他用道德绑架人家。
没有人回他。纯黑的界面看起来年久失修，只有作者颇有童心的过气设计机械地在屏幕上闪烁。
濑良野仔细地想了想，打开网站的代码，稍微查了一查，指向一个更加个人的网站。再查看了迭代
，很快又定位到一个另外的更新很勤快的网站。整个过程花了半小时不到。但是这个网站只是提供
了五花八门的插件，无法联系到网站的经营者。发给同事，同事也看不出什么来。

虽然想着没必要为了引起别人注意，就在别人大门上扔鸡蛋，但是出于他自己也不知道的理由，他
还是试着用黑客手段攻击了这个网站。同事们都围过来看攻击程序被防火墙熔毁的动态CG，啧啧称
奇。濑良野有些羞愧，首先，到底谁要把这个做成动态CG了，设计部的人为了他们的工资都在做什
么？其次，什么叫鸡蛋碰石头，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同事大为感叹，说假如这个防火墙用在厚生
省，想必也不会发生那么多社会名单泄漏的丑闻。
濑良野有一种预感，这种预感在他在家打开电脑的时候成真。他洗完澡、换上睡衣、给自己倒了一
杯咖啡、视死如归地打开PC：你觉得看是怎么一回事？

他鼠标刚移到看字上，接着就弹出了一个邀请。他点击这个网站，马上就被接走了。再睁开眼睛时
，他已经身处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图书馆，书在空中自由地乱飞。
“您好！”听到这个电子音，濑良野回过头，看见一个头戴棒球帽、身穿蓝色大衣的年轻人递给他
一杯咖啡，形状状态和他在家里刚冲的一样。只是这个电子形象没有脸，该是脸的地方被黑色色块
取代。
“…你说你认识我，我应该记得你是谁吗？”
“不记得我也很正常，根据记录显示，我好像在一家网吧把自己上传到云端成功了，结果麻烦了下



周围的人。”濑良野记起来了，原来是棒球帽的事情。他说：“原来你是那个上网上到……上到去
世……的人。”好像怎么说都有点失礼。
“我还在这里，所以算不上去世吧？”他觉得有些难回答这个问题，于是含混地点头又摇头。
“濑良野先生找我应该不是因为这个事情吧？”
他才想起用黑客攻击防火墙的事情，可谓班门弄斧。他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又觉得没有必要这么郑
重地跑一趟。跑一趟——物理性质地——呃，应该说是赛博性质地——穿着睡衣，这合理吗？他猛
喝两口咖啡。
对面的年轻人深思着。虽然他的脸完全是一片色块，但是濑良野觉得他看到了表情。那是一种深思
的表情，表现了对世界的怀疑和不信任。濑良野不由得感到压力，他没有义务替世界来和这个陌生
的年轻人谈判，以这种状态下。
“我不同意，先生。你的提议里面没有任何启发思考‘看’的东西。我不太希望大家看到那行字，
”他指了指网站的标题，”就联想到你的商品（micro machine）。”
濑良野早就知道是这样，他一点也不意外。仿佛为了激怒他，他在心里想：“假如我强行征用呢？
”
年轻人阴郁地说（即使没有办法做出阴郁的表情、动态、声音）：“请不要，我讨厌那样。”

濑良野和这个年轻人的奇妙的关系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说他叫葵（アオイ），濑良野想，死了
的这几年，他果然一直在网上游荡，没有长大。他确定对方是听到了，在电子的世界，想法比声音
还快，想法用光速传播。葵要么呆呆地看着书，要么呆呆地看着书在空间中飞来飞去。濑良野一直
很想问，既然他的问题是看是怎么一回事，他自己到底是怎么考虑这一个问题的？
葵说：“我并不在意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不是你们应该思考的吗？”濑良野明白他的意思，
只是相当于禅宗起了个话头。爱看书的人多少沾点神秘的东方宗教，老是喜欢考考别人，葵作为一
个日本人也不能免俗。

濑良野坚持给葵的电子大图书馆捐钱修缮，他说他每天下班把这里当咖啡厅来坐坐是一种顾问行为
。葵还是呆呆地看着网站的具象化变得更生动、更鲜艳，他说：“我没有在想看是什么，我在想听
是什么呢？”
“我在说话，这就是一种听，你听到了吗？”
葵用一种废话的目光看着他。
“你有多久没有听到声音了？”
“我经常听到信息的声音，他们都是自动播报的。但是我想听一些……什么呢？”
濑良野认为是他脱离这个社会太久，就像荷叶一样，因为表面张力太大，只好浮在这个世界上。
葵给他发来了邮件，说要去“旅行”，仿佛是理学在他身上起了化学作用一般。濑良野请了假，回
到家中。他看见程序自动替他打包行李，把一本本书压缩上传，来回穿梭，倏忽就不见了。葵站在
空的柜子们的中心，抬头只是看着天花板。濑良野悄悄把手枪藏了起来，他比较担心这个年轻人要
格物致知，但是没有条件给他格、他就创造条件格，结果就是自己变成了成道路上的牺牲品。其实
也只是想想，他对葵只是有多余的亲近感和防卫意识，两种矛盾的感情共存。

葵看见他来了，很高兴。他自认为已经能读懂所有的表情。葵说：“哦！你带了枪，这很好。”
濑良野说：“你要做什么？”他把枪拿出来，递给他。
葵说：“我有点明白了。”他把枪熟练地上膛，砰、砰、砰。枪声在广袤的空间响起，濑良野从那
玩笑似的心情脱离开来，觉得渐渐手脚冰凉。葵摇了摇头，又扣动扳机，砰、砰、砰。书柜的残骸
砸在地上。“下雨的声音。”葵把手枪还给濑良野，头也不回地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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